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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南海游记: 《太清金液神丹经》 卷下新证

韩吉绍

摘　 要: 古本 《太清金液神丹经》 成书于葛洪与陶弘景之间。 今三卷本 《太清金液神丹经》 包含四部

分内容: 《张道陵序》 为原书所有, 撰于东晋后、 萧梁前; 主体内容太清金液丹法撰于刘宋末萧梁初; 鲍靓

仙遇阴长生故事在南北朝时已流传, 出于葛洪的可能性不大; 卷下南海游记撰于刘宋以前无疑, 新证据进一

步表明其确出于葛洪之手。 古本 《太清金液神丹经》 只有一卷, 今三卷本后面两部分系后人编入的附录,
编入时间约在唐宋之际。 卷下南海游记原来很可能是 《金液丹经》 葛洪注本的一部分, 对研究早期南海地

理和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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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 《道藏》,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上海: 上海书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第 18 册, 第 746- 762

页。 下文引 《太清金液神丹经》, 不再细注。
②　 转引自饶宗颐: 《〈太清金液神丹经〉 (卷下) 与南海地理》,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70 年第 1 期。
③　 陈国符: 《道藏源流考》,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年, 第 377 页。
④　 饶宗颐: 《〈太清金液神丹经〉 (卷下) 与南海地理》,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70 年第 1 期。

公元前 214 年秦置岭南三郡, 揭开了中国探索南海地理的序幕。 两汉进一步经营南越, 遂有班固

《汉书·地理志》 关于南海航线的首次记载, 以及杨孚 《异物志》 关于岭南物产风俗的首次介绍。 三

国时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 吴将吕岱遣朱应、 康泰出使东南亚, 朱氏因撰 《扶南异物志》, 康氏因撰

《扶南传》。 其时又有万震 《南州异物志》、 沈莹 《临海水土异物志》 等多种相关著作问世。 上述文

献汇集了早期中国关于南海地理风俗物产的宝贵资料, 可惜早已亡佚。 然明 《正统道藏》 存有一部

三卷本 《太清金液神丹经》,① 其卷下署名葛洪 (283—363), 以南海国家为中心, 详记诸国之地理风

俗物产文化, 涉及象林、 西图、 林邑、 扶南、 典逊、 都昆、 比嵩、 杜薄、 无伦、 句稚、 歌营、 林杨、
加陈、 师汉、 天竺、 扈犁、 斯调、 隐章、 炎洲、 大秦、 古奴斯调、 察牢、 叶波、 罽宾、 月支、 安息、
优钱等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 此卷若真出于葛洪之手, 则为现存最早的南海兼及世界地理记, 较法显

《佛国记》 早半世纪, 价值弥足珍贵。
1937 年, 法国学者马伯乐 (Henri

 

Maspero) 翻译考证本卷关于大秦国的内容, 认为作者系伪托

葛洪。② 1963 年, 陈国符认为, “永兴元年 (二十一岁), 洪径诣洛阳, 欲广求异书。 正遇上国丧乱,
北道不通, 乃周旋徐、 豫、 荆、 襄、 交、 广数州之间, 阅见流移俗道士数百人。 光熙元年 (二十四

岁), 往广州, 遂停南土, 尝由日南 (即今越南之顺化一带) 往扶南 (扶南国即今柬埔寨与越南极南

部) (其后因所闻见, 记晋代南洋产丹砂之国, 附于 《太清金液神丹经》 之后)”。③ 1970 年, 饶宗颐

首次详细考证本卷, 发现两个重要事实: 一是书中 “并无羼入刘宋以来之南海事迹, 且从书中用韵

观察, 决不能迟至六世纪”; 二是 “作者于 《南州异物志》 取材独多, 亦尝参据康泰书。 ……此经大

半钞自万震, 其资料之素材, 可信为依据三世纪之记录, 不容忽视”。④ 至于书是否出于葛洪, 饶先

生未遽断, 只猜测 “使此书可信, 则洪之游扶南乃值光熙间南来就广州参军任之后, 本传所谓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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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土多年’ 时也”; “其记产丹诸国地理可能作于再度南来之时, 则在 《抱朴子》 成书之后矣”; “如

系洪手笔, 当作于咸和六年求为勾漏令之后”。 1994 年, 冯汉镛发现葛洪 《抱朴子》 记载有多种印支

特产、 扶南土俗及文化, 认为若非作者亲身目睹, 其认识很难如此深刻, 而且大部分特产都是最先见

于葛洪著作, 表明葛氏确曾去过印支。① 2005 年, 丁宏武发现本卷自述性内容及思想感情与 《抱朴

子》 高度吻合, 亦主张作者为葛洪, 认为葛洪扶南之行当在 306 至 310 年间, 撰写本卷则在晚年。②

2006 年, 曾达辉也主张本卷为葛洪晚年所撰, 但之后个别词语曾被涂改: “葛洪不屑于天师道, 《抱

朴子》 多言 ‘学道’ 而未尝见 ‘奉大道’ 等天师道用语, 而道藏本 《神丹经》 卷下则数言南洋西域

国民之 ‘奉大道’, 可见此篇个别词句曾遭改窜。”③ 2010 年, 王家葵认为: “本经作者没有海外之

旅, 全篇都是依托万震 《南州异物志》 而成。 至于作者是葛洪, 还是葛洪的后学, 不得而知。” “尤

其可怪者, 杜薄国据 《通典》 ‘隋时闻焉’, 顿逊 ‘梁时闻焉’, 无伦国亦 ‘隋时闻焉’”。 “从文章风

格来看, 本经确实不堪与葛洪 《抱朴子》 内、 外篇媲美, 出于葛洪后学之手的可能性较大。 ……六

朝隋唐应该是本经最可能的制作时间”。④ 其他意见, 如 《道藏通考》: “没有证据表明本卷出于葛洪

之手, 但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非葛洪所撰。 伪造葛洪道教著作的人似乎不太可能选择这一主题。 无论

如何, 本卷至少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 (220-589)。”⑤ 又如宇汝松认为, 《抱朴子内篇》 谓葛洪曾

“周旋徐、 豫、 荆、 襄、 江、 广数州之间”, 当初陈国符因为误将 “江” 看成 “交 (州)” 而推断葛

洪交趾之行在其早年, 实际应在其晚年时。⑥ 谭清华、 袁名泽亦认为葛洪往扶南的时间应在其早年停

留南土期间。⑦

上述研究揭示了 《太清金液神丹经》 卷下的部分历史事实, 但存在不少争议和严重误解, 特别

是囿于卷下立论, 没有从三卷本整体进行考察, 从而对卷下的作者及来龙去脉认识不清。 为更全面地

认识卷下的重要历史价值, 本文拟在整体考察三卷本内容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卷下的撰作时代和作者

进行补充研究。

一、 古本 《太清金液神丹经》 的由来

(一) 从金液到 《金液丹经》
与埃及、 美索不达米亚等古文明相比, 中国对黄金的认识和利用要晚得多。 在先秦, 黄金一直未

进入中国主流信仰体系, 其地位不能与玉石比肩。 玉很早就与不朽观念有密切联系, 但黄金最初却没

有不朽或不死的信仰功能。 黄金与不朽观念建立联系, 始见于汉武帝时期。⑧

《史记·封禅书》 载, 汉武帝初即位, 尤敬鬼神, 颇留心长生之术。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 谷

道、 却老方见上, 上尊之。 ……少君言上曰: ‘祠灶则致物, 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 黄金成以为饮

食器则益寿, 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 见之以封禅则不死, 黄帝是也。 臣尝游海上, 见安期生,
安期生食臣枣, 大如瓜。 安期生仙者, 通蓬莱中, 合则见人, 不合则隐。’ 于是天子始亲祠灶, 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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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镛: 《葛洪曾去印支考》, 《文史》 第 39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年, 第 59-69 页。
丁宏武: 《葛洪扶南之行补正》, 《宗教学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后来, 丁又著 《〈道藏〉 洞神部所收一篇葛洪佚
文及其文献价值》 (《宗教学研究》 2012 年第 1 期), 对本卷文字进行了点校。
曾达辉: 《〈太清金液神丹经〉 与 〈马君传〉》, 《清华学报》 (台北)

 

2006 年新 36 卷第 1 期。
王家葵: 《〈太清金液神丹经〉 卷下研究》, 姜生、 汤伟侠主编: 《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 北
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第 864-8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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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清华、 袁名泽: 《葛洪扶南之行再考》, 《山西师大学报》 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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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 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① 这是目前所知关于炼丹术最早的确切记

载。 关于 “丹沙可化为黄金, 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 唐初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 之语可作为注

解: “以丹为金, 以金为器, 以器为贮, 服食资身, 渐渍肠胃, 沾溉荣卫, 籍至坚贞, 以驻年寿。”②

经汉武帝亲自倡导, 神仙黄冶之术很快泛滥, 并出现一些专门著作, 如 《汉书》 提到的刘安 《中篇》
八卷 (或谓 《枕中鸿宝苑秘书》)、 《泰壹杂子黄冶》 三十一卷等。

东汉时, 随着炼丹术的进一步发展, 金丹与黄白逐渐分流, 进而出现 “金液” 之说。 东汉 《黄

帝九鼎神丹经》 曰: “黄帝受还丹至道于玄女。 玄女者, 天女也。 黄帝合而服之, 遂以登仙。 玄女告

黄帝曰: 凡欲长生, 而不得神丹金液, 徒自苦耳。”③ 两晋之际, 葛洪首次提及汉末以来流传的第一

部金液文献 《金液丹经》。 《抱朴子内篇·金丹》 云: “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 而神人授之金丹仙

经, 会汉末乱, 不遑合作, 而避地来渡江东, 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 余从祖仙公, 又从元放受之。 凡

受 《太清丹经》 三卷及 《九鼎丹经》 一卷、 《金液丹经》 一卷。 余师郑君者, 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

也, 又于从祖受之, 而家贫无用买药。 余亲事之, 洒扫积久, 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 并诸口诀诀

之不书者。 江东先无此书, 书出于左元放, 元放以授余从祖, 从祖以授郑君, 郑君以授余, 故他道士

了无知者也。”④ 依其说, 金液与九鼎丹、 太清丹乃炼丹术早期最重要的三种大丹法。
关于金液的神学渊源、 制法、 功效等, 葛洪云: “金液, 太乙所服而仙者也, 不减九丹矣。 合之

用古秤黄金一斤, 并用玄明龙膏、 太乙旬首中石、 冰石、 紫游女、 玄水液、 金化石、 丹砂, 封之成

水。 其经云, 金液入口, 则其身皆金色。 老子受之于元君……百日成, 服一两便仙。 若未欲去世, 且

作地水仙之士者, 但斋戒百日矣。 若求升天, 皆先断谷一年, 乃服之也。 若服半两, 则长生不死, 万

害百毒, 不能伤之。 ……若复欲升天者, 乃可斋戒, 更服一两, 便飞仙矣。”⑤ 可见, 制作金液最关

键的药物是黄金, 以其杂诸药 “封之成水” ———由黄金等药物制得的溶液, 便是 “金液” 称谓的

由来。
葛洪所说的三部丹经, 其中 《太清丹经》 乃 《太清观天经》 的下三篇, 《九鼎丹经》 乃 《黄帝

九鼎神丹经》。 由此推测, 《金液丹经》 也是一个简称, 不过其原名不可能是 《太清金液神丹经》。
(二) 《太清金液神丹经》 的出现

太清, 亦作 “泰清”, 早见于先秦文献。 如 《庄子·天运》: “行之以礼义, 建之以太清。” 《鹖

冠子·度万》: “唯圣人能正其音、 调其声, 故其德上及太清, 下及泰宁, 中及万灵。” 后人释其为天

或天道, 当近古义。⑥ 最迟至西汉, 太清与神仙思想结合起来。 《楚辞》 载刘向 《九叹·远游》 云:
“譬若王侨之乘云兮, 载赤霄而凌太清。” 东汉王逸注: “譬若仙人王侨乘浮云载赤霄, 上凌太清, 游

天庭也。”⑦ 不过对太清的特点, 直到葛洪才予以描述。 《抱朴子内篇·杂应》 云: “或用枣心木为飞

车, 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 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 上升四十里, 名为太清。 太清之

中, 其气甚 , 能胜人也。 师言鸢飞转高, 则但直舒两翅, 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 渐乘 炁故也。
龙初升阶云, 其上行至四十里, 则自行矣。 此言出于仙人, 而留传于世俗耳, 实非凡人所知也。”⑧

早期炼丹术都强调飞升入太清, 金液如上文所见, 九鼎丹亦如此。 《黄帝九鼎神丹经》 云: “服

神丹令人神仙度世, 与天地相毕, 与日月同光, 坐见万里, 役使鬼神, 举家升虚, 无翼而飞, 乘云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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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年, 第 1385 页。
韩吉绍: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年, 第 86 页。
韩吉绍: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 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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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唐成玄英疏: “太清, 天道也。” (《淮南子·精神训》) 又如北宋陆佃云: “太清, 天也。 泰宁, 地也。” 参见
黄怀信: 《鹖冠子汇校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年, 第 155-156 页。
洪兴祖: 《楚辞补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 第 309 页。
王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 第 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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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上下太清, 漏刻之间, 周游八极, 不拘江河, 不畏百毒。”① 太清丹地位更高, 直接与太清天关

联: “复有太清神丹, 其法出于元君。 元君者, 老子之师也。 《太清观天经》 有九篇, 云其上三篇不

可教授, 其中三篇世无足传, 常沈之三泉之下, 下三篇者, 正是丹经上中下, 凡三卷也。”② 不过,
无论 《金液丹经》 还是 《九鼎丹经》, 最初都与 《太清丹经》 泾渭分明、 互不相干。

葛洪之后, 随着道书的大量造作, 其分类方法出现重要变化。 先是刘宋陆修静撰 《三洞经书目

录》, 正式确立三洞分类法; 后萧梁孟法师撰 《玉纬七部经书目》, 确立三洞四辅之七部分类法。 “四

辅” 指太清、 太平、 太玄、 正一等四部; “太清” 用以统称金丹类道书。 因丹经皆称服丹可飞升太清

天, 故 “以境曰经”: “太清者, 孟法师云: 大道炁之所结, 炁清体太, 故曰太清, 以境曰经也。 今

谓此经, 从所辅之境得名, 何者? 此经既明金丹之术, 服御之者远升太清, 故言泰清也。”③ 可以想

见, 在七部分类法创立前, 当有不少以 “太清” 命名的金丹著作行世。
《太平广记》 卷五十七 《太真夫人传》 称, 太真夫人遇马明生, 欲仙之, 向其推荐安期生, 并强

调安期有 “金液丹法”: “有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 其方秘要, 立可得用, 是元君太乙之道, 白日升

天者矣。 明日安期当来, 吾将以汝付嘱焉。 汝相随稍久, 其术必传。”④ 此传虽称出自 《神仙传》, 但

显然晚于葛洪。 其言金液丹法为元君太乙之道, 与 《抱朴子内篇》 所记一致, 而且后者还说, “安期

先生、 龙眉宁公、 修羊公、 阴长生, 皆服金液半剂者也。 其止世间, 或近千年, 然后去耳”。⑤ 不过,
《太真夫人传》 又称此金液为 “太清金液之华”: “仙方凡有九品: 一名太和自然龙胎之醴, 二名玉胎

琼液之膏, 三名飞丹紫华流精, 四名朱光云碧之腴, 五名九种红华神丹, 六名太清金液之华, 七名九

转霜雪之丹, 八名九鼎云英, 九名云光石流飞丹, 此皆九转之次第也。”⑥ 那么, 太清金液之华与

《抱朴子内篇》 所说金液是什么关系呢?
梁天监三年 (504), 陶弘景应梁武帝之请炼丹, 颇费功夫选择丹法。 据唐贾嵩 《华阳陶隐居内

传》, “先生以谓丹品盖多, 黄帝九鼎九丹、 王君虹景、 左慈九华、 五灵七变、 神精、 召魂之属, 或

方法舛略, 难可凭用; 或品例卑近, 不得高通。 复有二金液, 亦营合有碍。 高真上法有四”, 可知时

有两种金液法流传。 贾氏注引陶弘景 《登真隐诀》 云: “一者太一金液, 抱朴子所注, 此乃可就, 而

阙在消石, 兼无真人手迹, 弥所未安。 二者即泰清金液, 此乃安期所传, 而用卤咸、 虏盐, 此世难

多, 兼祭法用牢俎, 以为惮碍之也。”⑦ 其太一 (太一即太乙元君) 金液由葛洪作注, 显为 《抱朴子

内篇》 所述 《金液丹经》 之法; 而托名安期生所传的泰清金液实出于葛洪之后, 即 《太真夫人传》
所言者, 其经本即古本 《太清金液神丹经》。

二、 今本 《太清金液神丹经》 的内容和时代

古本 《太清金液神丹经》 早已不存, 其卷数宋前文献未见记载。 北宋 《崇文总目》 首次著录时

作 “《金液神丹经》 三卷”, 其后南宋 《通志·艺文略》 同, 《宋史·艺文志》 著录作 “《太清金液神

丹经》 三卷”。 据此推断, 宋人所见版本为三卷本。 宋真宗时编撰 《大宋天宫宝藏》, 三卷本 《太清

金液神丹经》 收录其中, 其节本见于 《云笈七籖》。 此后宋金元明多次重修道藏, 《太清金液神丹经》
递传不绝。 由于古代道藏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明 《正统道藏》, 故其收录的三卷本 《太清金液神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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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以下简称 《神丹经》) 便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完本, 但源自宋本无疑。①

三卷本 《神丹经》 卷上题 “正一天师张道陵序”, 先以张道陵之名谈道, 复以其弟子赵升、 王长

之名作注, 后为炼丹宜忌与规范、 “金液丹华” 歌文、 丹法及祭受法等; 卷中题 “长生阴真人撰”,
前为 “金液还丹” 歌文与丹法, 后为附录, 包括附录说明与葛洪所记鲍靓仙遇阴长生之事; 卷下即

“抱朴子序述” 之海外地理。 概言之, 《神丹经》 是以金丹为中心, 糅合重玄理论、 太清金液丹法、
鲍靓仙遇阴长生、 葛洪南海游记等四部分内容, 而形成的一部重要的古代哲学、 科技、 海外地理综合

性著作。
《神丹经》 的成书问题今人众说纷纭。 如 《道藏提要》 言: “本书依托 (阴) 长生、 张陵等神仙

传说, 虽不足信, 然本书固亦六朝道经。”② 孟乃昌认为: “三卷本当非一人一时之作, 是一个合集。
……疑 《太清金液神丹经》 首先是合并葛洪所见 《太清神丹经》 与 《金液丹经》 二书而成今本之主

体。”③ 《道藏通考》 曰: “这是一个不同文本的合集, 部分为炼丹内容, 其他与炼丹间接相关或者毫

不相干。”④ 曾达辉认为, 东晋时某天师道祭酒袭取葛洪 《神仙传》 中马鸣生、 阴长生故事, 编成单

行本 《马阴二君内传》, 其内容除二君新传外, 亦包含其所受之金液丹经, 此丹经是在篡改旧籍的基

础上编造而成。 唐宋之际, 书中炼丹内容被割裂别行, 并附录葛洪关于阴君见世显形和海外生丹诸国

两篇杂记, 合成三卷本 《神丹经》。⑤ 萧登福说: “其书应即是葛洪 《抱朴子·金丹》 所载的 《金液

丹经》; 如此则其撰作年代, 当在汉世, 且应在张陵前的西汉末或东汉初。”⑥ 上述言说或缺乏论证,
或认识有误。 欲知 《神丹经》 的确切编撰时代, 首先应详细分析书中每部分的著作时间, 然后再进

行整体审查。 由此亦可为正确认识卷下本原提供重要参照。
(一) 重玄之论

《神丹经》 篇首 《张道陵序》 含序文和序文注解两部分。 序文先论道, 认为道犹如觉悟, 否定

“恋有” 与 “乐无”, 主张 “达观兼忘, 同归于玄。 既曰兼忘, 又忘其所忘, 心智泯于有无, 神精凝

于重玄”; 其次盛赞 《老子》 “既洞明于至道, 又俯弘于世教”, 其为辞、 叙事、 取类等皆 “大哉妙

唱, 可谓神矣”; 最后强调金丹之功 “玄神洞高, 冥体幽变, 龙化灵照”。 注解部分侧重介绍闭气行

气之法。 通观整篇文字, 有几处颇能反映时代特点与作者背景。
其一, 重视 《庄子》, 提出重玄之论。 曹魏正始年间, 何晏、 王弼等祖述老庄, 首开玄风。 不

过, 玄学家们接受 《老子》 《庄子》 有一个渐进过程, 正如学者所言, “正始玄学的思想资料是 《老

子》。 到了竹林玄学, 《庄子》 始受重视; 至郭象玄学, 庄子的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已占据支配地

位”。⑦ 玄学的成熟进而引出重玄学。 唐代高道成玄英将重玄的宗源追溯至东晋孙登。 今卢国龙也认

为, 孙登的思想学说是 “出于玄学家对 《老子》 理论的阐发, 与魏晋神仙道教无关, 也不是隐士的

思想。 重玄理论被道教所吸收, 是南北朝以后的事, 它的发生则根植于魏晋玄学”。⑧ 该序文倡导发

挥 《庄子》 思想, 以达观兼忘同归于玄、 复忘其所忘而致重玄境界, 同时又非常重视神仙方技, 其

时应在东晋以后, 而托名于张道陵。
其二, 倡导养生唯气与丹的思想。 序文云: “炜寂观三一之乐, 标镜营六九之位。 闭气长息, 以

争三辰之年。 胎养五物, 以要灵真之致。” 注文详解如何闭气、 行气与胎食, 并强调 “夫养生者, 唯

气与丹”。 魏晋文献罕言张道陵与金丹有关, 相关传说在南北朝方广为流传。 至于行气, 则是天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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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有传统, 早在汉末 《老子想尔注》 就非常重视气的运用。① 但是, 从思想发展逻辑而言, 气丹并

重观念应出于葛洪首倡金丹为仙道之极以后。 加之, 序文注解征引 《服气经》 《黄庭经》 等文献, 依

《道藏提要》, “卷上之 ‘注’ 中引有 ‘玉池清水灌灵根, 子能修之可长存’ 以及 ‘口为玉池太和宫’
等 《黄庭外景经》 《黄庭内景经》 语, 则此书当出自晋以后”。②

其三, 提到九丹之品号。 序文 “标镜营六九之位” 句, 注解称 “九者, 九丹之品号, 太真王夫

人已具记之焉”。 上文言 《太平广记》 载太真王夫人向安期生介绍九种仙丹, 此观念明显不同于葛洪

所记魏晋炼丹传统, 当出于南北朝。
除上述具有时代特征的因素外, 该序文在宋前至少有三次被征引或提及:
第一, 《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篇第四》 所述某行气法与序文注解 “标镜营六九之位” 介绍的行

气法相近。 前者云: “凡行气, 以鼻纳气, 以口吐气, 微而引之, 名曰长息。 纳气有一, ……此男女

俱存法, 法出于 《仙经》。”③ 可惜陶弘景只笼统称出自 “仙经”。 唐代道经 《延陵先生集新旧服气

经·秘要口诀》 一段引文与序文注解更接近, 称出自张道陵, 当指本书: “天师云: 纳气有一, 吐气

有六, ……悉能六气, 位为天仙。”④

第二, 唐前期编 《道教义枢》 卷十 《有无义第三十六》 言: “《金液经》 云: 有有则甚惑, 乐无

亦未达。 达观兼忘, 同归于玄。 既曰兼忘, 又忘其所忘, 知泯于有无, 神凝于重玄, 穷理尽性者之所

体也。”⑤ 此处 “《金液经》 云” 后文字亦见于序文, 此 《金液经》 显然是 《太清金液神丹经》。
第三, 《太平御览》 卷六七一 “道部十三” 引陶弘景 《登真隐诀》 文, 明确提到张道陵曾撰

《太清金液丹序》: “太清正一真人张道陵, 沛国人, 本大儒, ……天师 《灵寳伍符序》 及 《太清金

液丹序》 并佳笔, 别有传, 已行于世。”⑥

综合以上证据可以推定, 《张道陵序》 为 《神丹经》 原有内容, 撰于东晋以后、 《登真隐诀》 成

书时的萧梁以前。⑦

(二) 太清金液丹法

太清金液丹法是 《神丹经》 的核心内容, 从篇幅上看, 亦为卷上和卷中的主体。 书中记载了两

种金液丹的制法。 第一种为卷上的 “金液之华”, 又称 “金液丹华”, 内容包括炼丹宜忌与规范、 “金

液丹华” 歌文、 作六一泥法、 合金液丹华法、 服丹试丹法及祭受法等。 第二种为卷中的 “金液还

丹”, 内容包括 “金液还丹” 歌文、 合金液还丹法、 服丹法及合丹辅药诸法等。 两法的核心是两首七

言歌文, 其中有三处小字注释。 第一处在 “金液丹华” 歌文后: “此 《太清金液神丹经》 文, 本上古

书, 不可解, 阴君作汉字显出之, 合有五百四字。” 第二处在 “金液还丹” 歌文后: “凡六十三字。
本亦古书难了, 阴君显之。” 第三处在整首歌文末尾: “《太清金液神丹》 凡五百七十六字 (应为五百

六十七字), 句凡七字, 《金液》 凡五百四字, 《还丹》 凡六十三字。” 总其意, 即 《神丹经》 最初只

有五百六十七字的两首歌文。 陈国符认为, 两首歌文用韵有西汉亦有东汉例, 应于西汉末东汉初出

世。⑧ 对于整部丹经, 他认为 “至迟已于梁代出世。 至葛洪在世时已有此书否, 疑不能决”。⑨ 笔者

认为, 丹法多处细节已透露其撰写时代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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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卷上合药祭祀部分云: “甘橘诸饼果甚善。 北方无甘橘, 不得者止也。” 说明丹法撰于南

方地区, 并特意关照到北方读者。
其二, 卷上 “合丹法” 使用 “越丹砂”。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 (成书于公元 500 年前) 云:

“《仙经》 亦用越沙, 即出广州临漳者。”① 此 《仙经》 很可能指本书。 刘宋于泰始七年 (471) 置越

州, 治所在原属于广州之地的临漳。 《宋书》 卷三十八载: “越州刺史, 明帝泰始七年立。 ……临漳

太守, 先属广州。”② 由此, 本书所谓 “越” 应指越州, 故丹法当撰于公元 471 年以后。
其三, 卷上 “祭受法” 用 “写经纸墨笔砚别着祭左右”, 说明当时用纸已很普遍, 此非汉代

特征。
其四, 卷中 “作枣膏法” 见于唐初道经引用。 唐高宗显庆年间成书的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 卷

十八有 “炼枣膏法”, 云 “出 《金液·枣膏和丹用法》”。③ 这段文字与今本 “作枣膏法” 大体一致,
说明其 《金液》 即 《太清金液神丹经》。

其五, 卷中 “作霜雪法” 云: “霜雪所用曾青、 戎盐、 凝水石皆贵药, 不可用交代, 非真则药不

成也。” 其所述乃魏晋南北朝特有现象。 其时因政权割据, 给南北贸易造成巨大障碍, 很多普通药物

也珍贵难得, 于是人们发明了制作药物的替代方法, 如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 卷八汇总了多种以别

药合成硝石、 戎盐、 石胆、 石脾等法, 正是 “古人以四方分隔, 觅不可得, 使作代用, 乃胜真者”。④

其六, 上引 《登真隐诀》 提到 《神丹经》 的部分内容: “二者即泰清金液, 此乃安期所传, 而用

卤咸、 虏盐, 此世难多, 兼祭法用牢俎, 以为惮碍之也。” 相较今本, “作六一泥法” 用到戎盐、 卤

醎; “作霜雪法” 用到曾青、 戎盐、 凝水石、 代赭等; 合药祭祀需安釜作坛, 炊米备果, 净席四枚,
洁盘九枚, 杯子或大形瓯子八十一枚, 祭如祭天地神祇, 樽杓自副, 又用香火九炉等等; “祭受法”
又用沉香、 鸡头, 盘杯炉等若干。 以上所述皆与陶弘景所见文本相合。

综上可见, 《神丹经》 当撰于刘宋末萧梁初。 关于两种金液的合炼方法, 曾达辉 “固有自出胸臆

处, 亦有袭用旧籍处, 其具体合丹营炼法多取诸 《黄帝九鼎神丹经》”⑤ 之说有误, 因为两书涉及的

化学技术并不相同。
(三) 鲍靓仙遇阴长生与东晋国运预言

《神丹经》 卷中后半篇并非丹经本文, 而是一个附录, 其内容包括说明部分和葛洪述鲍靓仙遇阴

长生事部分。
说明部分, 作者首先引郑隐之言, 强调 “自丹经神化者, 着在实验, 是故天尊真人隐秘此道”,

然后盛赞马明生 (或 “马鸣生”) 与阴长生 “何但仙人而已! 至于观察纬度, 知国存亡, 审运命之盛

衰, 验未然之必然, 覆生民之大慈, 作群方以定物, 名始接圣齐光, 玄照万品, 可谓朗矣! 可谓神

矣”! 因此特意 “书二君神光见世之言, 自汉灵以来称说故事, 附于丹经纪载之焉”。
今本 《抱朴子内篇》 未言马明生, 两次提及阴长生的炼丹活动。 一云: “近代汉末新野阴君, 合

此太清丹得仙。 其人本儒生, 有才思, 善着诗及丹经赞并序, 述初学道随师本末, 列己所知识之得仙

者四十余人, 甚分明也。” 此太清丹出自葛洪所受 《太清丹经》。 又云: “昔安期先生、 龙眉宁公、 修

羊公、 阴长生, 皆服金液半剂者也。 其止世间, 或近千年, 然后去耳。”⑥ 此金液出自葛洪所受 《金

液丹经》。 今本 《神仙传》 有马鸣生和阴长生的传记, 述二人传授 《太清丹经》 (非 《金液丹经》)
的经过。 不知何故, 本书未附二人的炼丹故事, 却强调其鲜为人知且与丹经无甚关系的政治预测神

力。 更奇怪的是, 前面金液丹法部分并未提及马明生, 附录后文亦无其事例, 更无汉灵以来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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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关于葛洪述鲍靓仙遇阴长生之事, 其梗概和时间线为: 司马睿创立东晋的太兴元年 (318) 10 月

6 日, 鲍靓告诉葛洪, 是年 8 月 22 日, 靓于建康之蒋山遇阴长生。 阴君授靓刀尸解之法, 又预言东

晋盛衰: “今日甲申 (324) 之后, 乙酉 (325)、 丙戌 (326) 之年, 二主将逝, 贼填其间。 逮乎坎

方祸乱, 殆致颠覆, 得甲申万遗一人。 若修式淮、 泗, 先登胜地, 据魏阳、 北海西, 上应于斗度, 下

合乎地气, 从今以去江南为始, 可得六十六岁, 甲戌 (374) 之间祚之终矣。 要自綖连争斗, 至于甲

申 (384)。 若凶修则促, 福禳则延。 至于斯戹之竭, 俱臻此年矣。 从今到甲申, 正当余七十六年

矣。” 然后葛洪记应验之事: “太宁二年岁在甲申 (324), 果有大将军王敦之变。 到三年乙酉 (325)
二月二十四日, 元帝崩。 四年丙戌 (326), 明帝崩。 咸和三年 (328), 苏峻领群贼十万, 北登蒋山。
是阴君所行处, 皆为贼营, 计足十年矣。” 葛洪复记太兴元年 (318) 鲍氏以阴君所言表元帝, 元帝

咨询王导; 最后记鲍氏死后刀尸解之证。
上文中透露的写作时间是咸和三年 (328), 是时 “苏峻领群贼十万, 北登蒋山”, 距离阴君到蒋

山 “足十年”。 令人困惑的是, 其中有多处严重谬误, 如太兴元年 (318) 至甲戌 (374) 间隔 56 而

非 66 年, 至甲申 (384) 间隔 66 而非 76 年, 元帝崩于永昌元年 (322) 而非太宁三年 (325), 明帝

崩于太宁三年 (325) 而非太宁四年 (326)。 史载, 葛洪与东晋朝廷渊源颇深: “元帝为丞相, 辟为

掾。 以平贼功, 赐爵关内侯。 咸和初, 司徒导召补州主簿, 转司徒掾, 迁咨议参军。 干宝深相亲友,
荐洪才堪国史, 选为散骑常侍, 领大著作, 洪固辞不就。”① 若本故事出于葛洪之手, 仅仅数年的历

史记忆, 他怎会出现如此多的严重谬误! 然而, 鲍靓仙遇阴长生事确有多种早期记载佐证, 有的明确

提到作者是葛洪。
其一, 《太平御览》 卷六六三 《道部五·地仙》 引陈马枢 《道学传》 曰: “鲍靓字太玄, 以太兴

元年八月二十日步道上京, 行达龙山, 见前有一少年, 姿容整茂, 徒行甚徐, 而去殊疾。 靓垂名马密

逐数里, 终不能及, 意甚异之。 及问曰: 视君似有道者。 少年答曰: 我中山阴长生也。”② 此条可证

鲍靓仙遇阴长生之事出于陈之前。
其二, 《太平御览》 卷六六五 《道部七·剑解》 引六朝道书云: “昔葛洪云阴君授鲍靓尸解之法,

后死, 埋石子岗, 有人发其棺, 见一大刀, 冢左右有人马之声, 遂不敢取。”③ 此条可证葛洪记鲍靓

死后刀尸解之事确为六朝掌故。
其三, 《真诰》 卷十二言, 鲍靓 “所受学, 本自薄浅, 质又挠滞”, 陶弘景注: “鲍亦通神, 而敦

尚房中之事, 故云 ‘挠滞’。 后用阴君 〈太玄阴生符〉, 为太清尸解之法, 当是主者之最高品矣。”④

此条可证鲍靓遇阴长生并受 《太玄阴生符》 刀尸解法的故事出于陶弘景之前。
其四, 《无上秘要》 卷八十三 《得地仙道人名品》 云: “鲍靓, 字太玄, 琅琊人。 晋元、 明帝时,

为南海太守, 阴君授其解法得道。”⑤ 此条可证东晋初鲍靓遇阴长生并受尸解法之事流传于北周以前。
其五, 《晋书》 卷九十五 《鲍靓传》 云: “靓尝见仙人阴君, 授道诀, 百余岁卒。”⑥ 此为概述,

背后必有详据, 而 《晋书》 既采纳之, 撰者显然信其为史实。
综上可断言, 葛洪述鲍靓仙遇阴长生之事在南北朝流传已广。 曾达辉认为, 此部分当是葛洪手

笔, 并非假托。⑦ 但上述分析表明, 整个故事漏洞很多, 出于葛洪之手的可能性不大。 如系假托, 撰

于咸和三年亦无可能, 毕竟当时葛洪正值中年, 而且名声远谈不上显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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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葛洪南海游记

《神丹经》 卷下同样是一个附录, 作者所述编入原因为: “今撰生丹之国, 纪识外邦, 并申愚心,
附于 《金液》 之后, 常藏宝秘, 则洪辞永全。 ……今以羸文结托真书, 求自存录者也, 诸弟子可以

广视听也。” 整卷文字含序言与正文两部分, 题名曰 “抱朴子序述”。
序言首先阐述大地理观, 作者以亲身经验说明大九州说的合理性; 然后解释之所以不辞劳苦去往

边远之地, “将欲盘桓于丹砂之郊, 而修于潜藏之事”; 继之感慨身穷世乱, 觅得海外神奇之地, 立

誓 “不嫌其遐而欲之其邦, 不辞其辽而必到其乡”。 正文介绍世界诸国, 作者自当时日南郡象林县出

发, 由海路到达扶南国, 再以扶南为基地记叙其他国家。 关于本卷是否由葛洪编撰, 在进一步讨论之

前, 我们首先强调三个事实、 排除两个误解。
事实一, 葛洪一生有两次南游经历, 已有研究清晰揭示其详情。 第一次是光熙元年 (306), 葛

洪时值青年约 24 岁, “洪见天下已乱, 欲避地南土, 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 及含遇害, 遂停南土

多年, 征镇檄命一无所就”。 葛洪约 30 岁遇鲍靓并师事之, 约 32 岁 (314) 返回家乡句容。 第二次

是葛洪晚年约 50 岁时, “以年老, 欲炼丹以祈遐寿, 闻交址出丹, 求为句屚令。 帝以洪资高, 不许。
洪曰: ‘非欲为荣, 以有丹耳。’ 帝从之。 洪遂将子侄俱行。 至广州, 刺史邓岳留不听去, 洪乃止罗

浮山炼丹。 ……在山积年, 优游闲养, 著述不辍”。①

事实二, 葛洪第二次南游选择交址, 与第一次南游经历有直接关系。 丹砂是炼丹最重要的原料,
秦汉以来只有巴地可寻, 直到 《名医别录》 仍说丹沙 “生符陵, 采无时”。② 后来巴地资源枯竭, 方

有南方临漳新产地。 陶弘景云: “符陵是涪州, 接巴郡南, 今无复采者。 乃出武陵、 西川诸蛮夷中,
皆通属巴地, 故谓之巴沙。 《仙经》 亦用越沙, 即出广州临漳者。 此二处并好, 惟须光明莹澈为

佳。”③ 临漳之地原属广州, 刘宋末泰始七年 (471) 置越州, 治于临漳郡, 故陶氏云 “越沙, 即出

广州临漳者”。 不过, 丹砂之难得早在东晋时已见端倪。 《真诰·稽神枢第四》 载: “衡山中有学道者

张礼正、 冶明期二人, 礼正以汉末在山中服黄精, 颜色丁壮, 常如年四十时。 明期以魏末入山, 服泽

泻、 柏实丸, 乃共同止巌中。 后倶授西城王君虹景丹方, 从来服此丹, 已四十三年。 中患丹砂之难

得, 倶出广州为沙门。 是滕含为刺史时也。”④ 滕含 《晋书》 卷五十七有传: “初为庾冰轻车长史,
讨苏峻有功, 封夏阳县开国侯, 邑千六百户, 授平南将军、 广州刺史。”⑤ 葛洪年轻时虽然掌握大量

丹经秘法, 但未有任何炼丹实践, 原因就是买不到药物: “余亲事之, 洒扫积久, 乃于马迹山中立坛

盟受之, 并诸口诀诀之不书者。 ……然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 资无担石, 无以为之, 但有长叹耳。”
“而余贫苦无财力, 又遭多难之运, 有不已之无赖, 兼以道路梗塞, 药物不可得, 竟不遑合作之”。⑥

因此葛洪晚年欲炼丹,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药物问题, 他径直选择交址郡, 必有充分调查, 否则皇帝亦

不可能应允。
事实三, 今本 《抱朴子》 只是原书之残卷。 《抱朴子外篇·自叙》 称 “凡著 《内篇》 二十卷,

《外篇》 五十卷”。 《晋书·葛洪传》 引 《抱朴子内篇序》 称 “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 名曰 《内篇》,
其余驳难通释, 名曰 《外篇》, 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 故王明曰: “现行本 《内篇》 二十篇, 《外

篇》 五十二篇, 内外篇合计仅有七十二篇, 距一百一十六篇尚差四十四篇之谱。 这四十四篇显然亡

佚了。 所以严可均 《铁桥漫稿》 六 《代继莲龛为抱朴子叙》 云: ‘今本仅 《内篇》 之十五六, 《外

篇》 之十三四耳。’”⑦ 因此, 今本 《抱朴子》 所不载者, 不可轻断原书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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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一, 认为本卷经后人窜改。 如曾达辉谓 “奉大道” 为后人窜改痕迹。 “大道” 之语, 今本

《抱朴子内篇》 确实未见, 但 《外篇》 多次使用, 如卷二 “风成化习, 大道渐芜”, 卷四 “舍败德之

崄涂, 履长世之大道者”, 卷七 “前代立言者, 不折之以大道”,① 卷四十九 “知大道之否而不改

之”。②

误解二, 认为本卷有的内容晚出。 如王家葵谓杜薄与无伦据 《通典》 “隋时闻焉”, 谓典逊 (顿

逊) 据 《通典》 “梁时闻焉”。 《通典》 记载可据 《法苑珠林》 和 《太平御览》 纠谬。 杜薄, 据 《法

苑珠林·华香篇第三十三》 知 《南州异物志》 已记之, 曰 “杜薄州”。③ 又, 《御览》 卷七八七多次

引康泰 《扶南土俗 (传)》 曰 “诸薄”, 卷八二○引 《吴时外国传》 作 “诸簿”, 可见其早期就有多

种译名。 无伦, 据 《御览》 卷七九○知 《南州异物志》 已记之。 典逊, 据 《御览》 七八八知 《南州

异物志》 已记之。④

以上两个误解被排除, 再次证明饶宗颐关于本卷 “并无羼入刘宋以来之南海事迹” 的观点准确

无误。 那么, 作者是否为葛洪呢?
关于本卷撰写始末, 作者有明确交代: (1) 出国时间。 作者年轻时曾从交州短暂访问过扶南:

“昔以少暇, 因旅南行, 初谓观交、 岭而已, 有缘之便, 遂到扶南。” (2) 出国目的。 得知扶南诸国

的丹砂等养生药物触地比目如瓦石灰壤, 于是往而求之: “欲结以民力, 求其通路耳, 将欲盘桓于丹

砂之郊, 而修于潜藏之事。” (3) 访问范围。 由日南郡象林县海行至扶南, 未再踏入其他国家, 但于

此接触了大量南来商旅人士。 (4) 撰写时间是作者晚年时: “余今年已及西……顾死将切近……”
(5) 撰写原因是希望藉助丹经以长久流传, 更多弟子可以广视听: “今撰生丹之国, 纪识外邦, 并申

愚心, 附于 《金液》 之后, 常藏宝秘, 则洪辞永全。 ……今以羸文结托真书, 求自存录者也, 诸弟

子可以广视听也。”
以上撰写始末, 与上文所述关于葛洪的三个基本事实, 不仅毫无抵牾之处, 而且合情合理、 严丝

合缝。 兼以今人研究已揭明的其他事实, 如 《抱朴子》 载很多印支事物、 本卷自述与葛洪生平相合

等, 我们几无理由再怀疑葛洪是真正作者。 若再对作者的思维方式、 典故用语、 人情关系等个性因素

进行考察, 可进一步发现其思想与葛洪的确相合。
思维方式方面, 早在先秦时期, 庄子即感慨 “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 (《庄子·逍遥

游》), 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有清醒认识。 葛洪继承了道家认识论的基本精神, 坚定认为 “天下

之事, 不尽可知, 而以臆断之, 不可任也”, 对于超常之事总是强调不能以 “常识” 断定其无有。 例

如神仙问题, 他主张: “虽有至明, 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 虽禀极聪, 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 虽有大

章竖亥之足, 而所常履者, 未若所不履之多。 虽有禹益齐谐之智, 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
不过葛洪的认识论有其独特性, 即非常重视科学实证。 如俗人不信水晶可以人工合成, 他说: “外国

作水晶椀, 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 今交、 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 今以此语俗人, 俗人殊不肯信。
乃云水晶本自然之物, 玉石之类。 ……夫所见少, 则所怪多, 世之常也。” (以上葛洪三段话皆引自

《抱朴子内篇·论仙》) 如俗人不信丹砂与水银可以互变, 他说: “丹砂烧之成水银, 积变又还成丹

砂。 ……世人少所识, 多所怪, 或不知水银出于丹砂, 告之终不肯信, 云丹砂本赤物, 从何得成此白

物。 又云丹砂是石耳, 今烧诸石皆成灰, 而丹砂何独得尔。” (《抱朴子内篇·金丹》) 观之本卷, 开

始即强调天下之大 “荡荡乎其远不可得而究”, 肯定大九州说的合理性, 而作者的依据, 是其扶南之

行的见闻。 在介绍完诸多国家之后, 卷末仍不忘强调 “如此乃知天地广大, 不可意度”, 其思维方式

与葛洪如出一辙。
典故用语方面, 本卷有多处与 《抱朴子》 同, 尤其是生僻典故, 颇能说明问题。 举四例如下:

79

①
②
③
④

杨明照: 《抱朴子外篇校笺》 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年, 第 82、 172、 292 页。
杨明照: 《抱朴子外篇校笺》 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年, 第 632 页。
周叔迦、 苏晋仁: 《法苑珠林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年, 第 1158 页。
李昉等编: 《太平御览》, 第 3485、 3652、 3501、 3489 页。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总第 241 期

(1) 本卷云 “献龙渊于屠肆, 佩明珠于犬马”。 《抱朴子外篇》 多次用龙渊说理, 如 《逸民》 “屈龙

渊为锥钻之用”, 《任命》 “龙渊不能勿操而断犀兕”, 《尚博》 “龙渊、 铅铤, 未足譬其锐钝”。 《抱朴

子内篇》 则多次用明珠之例。 如 《塞难》 “何异乎贵明珠而贱渊潭”, 《袪惑》 “凡探明珠, 不于合浦

之渊”。 (2) 本卷云 “虽使苏、 张更出, 陈、 郦复生, 见喻以机运之会, 敦说以荣华为先”。 苏、 张

指苏秦和张仪, 世人多知其纵横捭阖之能。 陈、 郦指陈平和郦食其, 为少见案例, 而葛洪对此二人深

为敬佩, 如 《论仙》 云 “弃、 疾、 良、 平之智, 端、 婴、 随、 郦之辩”。 (3) 本卷云 “蒭荛之言,
廊庙亦择; 狂人之志, 时有所合”。 《论仙》 有类似之语: “狂夫童谣, 圣人所择。 蒭荛之言, 或不可

遗。” (4) 本卷赞大秦国 “不畜奴婢, 虽天王、 王妇, 犹躬耕籍田, 亲自拘桑织经”。 此乃葛洪赞赏

之盛德, 见 《抱朴子外篇·诘鲍》: “帝王帅百僚以藉田, 后妃将命妇以蚕织, 下及黎庶, ……衣食

既足, 礼让以兴。”
人情关系方面, 本卷云: “俗人人既不能解于洪, 洪亦复不能解于人。 之面墙而不自知, 鱼鳖之

余, 岂不哀哉! 人视我如狂, 洪眄彼如虫。” 透露出作者与 “俗人” 间的紧张关系。 而该问题在 《抱

朴子内篇》 中也有很多生动表现: 如 《论仙》 批评俗人 “贪荣好利, 汲汲名利, 以己之心, 远忖昔

人”; 《塞难》 表达对俗人无可期待, “若待俗人之息妄言, 则俟河之清, 未为久也”; 《金丹》 记俗

人对葛洪的批评, “俗人莫不怪予之委桑梓, 背清涂, 而躬耕林薮, 手足胼胝, 谓予有狂惑之疾也”;
《黄白》 谓 “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 谓予为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 这种紧张关系导致的结果,
便是 《抱朴子外篇·自叙》 所云: “俗人憎洪疾己, 自然疏绝。 故巷无车马之迹, 堂无异志之宾。 庭

可设雀罗, 而几筵积尘焉。” “余以庸陋, 沈抑婆婆, 用不合时, 行舛于世, 发音则响与俗乖, 抗足

则迹与众迕”。
上述三方面皆关乎作者个性, 难以假手, 其与 《抱朴子》 一致, 进一步支持上文关于本卷作者

的判断。 众所周知, 《抱朴子》 内外篇的思想内容以及文风迥异, 昔者清人有扬儒抑道者, 嘲讽 《内

篇》 “鄙诞可笑”, 轻断其为伪书, 结果谬以千里。 葛洪一生著述宏富, 除 《抱朴子》 外, “其余所

著碑诔诗赋百卷, 移檄章表三十卷, 神仙、 良吏、 隐逸、 集异等传各十卷, 又抄 《五经》 《史》
《汉》、 百家之言、 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 《金匮药方》 一百卷, 《肘后要急方》 四卷”。① 其涉猎之

广, 学识之博, 令人叹服。 但本卷在整个中古时期无他人提及, 其自题 “抱朴子序述” 是为孤证,
于历史研究而言, 此最为忌讳之事, 偏偏又依附于道经, 故今人信之者寡。 然求真务实乃学术之本,
在没有发现证伪材料, 反而证实材料诸多的情况下, 我们不应剥夺葛洪的著作权。

三、 今本 《太清金液神丹经》 的成书与卷下本原

以上对 《神丹经》 全书内容的分析表明, 《张道陵序》 为 《神丹经》 原有内容, 撰于东晋后萧

梁前; 太清金液丹法撰于刘宋末萧梁初; 鲍靓仙遇阴长生事在南北朝时已流传, 出于葛洪的可能性不

大; 海外地理部分成书于刘宋以前无疑, 出于葛洪之手可信。 因此, 全书内容都出世较早, 可谓早期

道教之要籍。 不过, 三卷内容究竟何时总成一编, 还需综合审查。
整体上看, 书中两个附录很突兀。 首先, 前附录的说明部分盛赞马明生和阴长生, 声称要 “书

二君神光见世之言, 自汉灵以来称说故事, 附于丹经纪载之焉”。 然而, 前面金液丹法部分并未提及

马明生, 附录后文亦无其事例, 更无汉灵以来称说故事。 其次, 与前附录分为说明和故事两部分不

同, 后附录浑然一体, 写法迥然有别。 再次, 前附录云 “附于丹经纪载之焉。 诸有道者, 可揽以进

志也”; 后附录却云 “附于 《金液》 之后, 常藏宝秘, 则洪辞永全。 ……今以羸文结托真书, 求自存

录者也, 诸弟子可以广视听也”, 二者表达的情感差异显著, 称呼所附对象亦不同。 这些迹象表明,
两个附录绝非 《神丹经》 原有内容, 即 《神丹经》 最初并非三卷本。 恰巧 《神丹经》 在唐代曾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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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被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著录, 作 “《太清金腋 (液) 丹经》 一卷”。① 可见, 《神丹经》 原

本只有一卷, 三卷本系增加附录而成, 成书最迟在北宋初期。
上文指出, 唐代贾嵩 《华阳陶隐居内传》 卷中记载, 陶弘景曾为梁武帝炼丹, 选择丹法时提到

当时有两种金液传世, 贾氏注引陶弘景 《登真隐诀》 云: “一者太一金液, 抱朴子所注, 此乃可就,
而阙在消石, 兼无真人手迹, 弥所未安。 二者即泰清金液, 此乃安期所传, 而用卤咸、 虏盐, 此世难

多, 兼祭法用牢俎, 以为惮碍之也。” 其 “太一金液, 抱朴子所注”, 表明葛洪曾为其所受 《金液丹

经》 作注。 据笔者考证, 从东晋至唐, 《金液丹经》 葛洪注本传承不绝, 其主体内容流传至今, 但文

字有残缺, 即 《正统道藏》 所收三卷本 《抱朴子神仙金汋经》 之卷上。② 《抱朴子神仙金汋经》 三卷

本编成大概亦在唐宋之际, 其在残存的 《金液丹经》 葛洪注本的基础上, 附入 《抱朴子内篇·金丹》
编成三卷。 基于对三卷本 《神丹经》 和三卷本 《抱朴子神仙金汋经》 的文本分析, 笔者蠡测, 《神丹

金》 卷下葛洪南海游记原来是 《金液丹经》 葛洪注本的附录, 中古时期在流传过程中脱离原书, 后

人因不明 “附于 《金液》 之后” 一句 “金液” 真正所指, 将其误编入 《神丹经》。
《神丹经》 卷下文本渊源的推论, 可进一步夯实上文关于卷下时代和作者的判断。 由于葛洪具有

丰富的海内外地理学知识, 加上其亲游海外的经历, 使得卷下南海游记成为一篇较为严谨科学的地理

学著作, 对研究早期南海地理和海上丝绸之路有重要历史价值。 关于这个问题, 笔者将另撰文讨论,
此处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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